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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虽然存在联系，但两罪都是独立罪名，具有不同的犯罪构成，边界清晰，

在各自的共同犯罪内部可以区分主、从犯。两罪的区分应从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管理性”入手，即

组织者通过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管理卖淫人员和活动，使卖淫人员听从指挥，卖淫活动依照、遵

循一定的程序有序进行，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备这一性质，则难以构成组织卖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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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ime of assisting in organizing prostitution and the 
crime of organizing prostitution, the two crimes are independent crimes, with different criminal 
compositions and clear boundar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joint crimes, the principal and acces-
sory can be distinguish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crimes should rely on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crime of organizing prostitution, namely, the judgment of “management”, that is, the 
organizers manage the prostitutes and activities by formulating specific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asures, so that the prostitutes follow the command, and the prostitutio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rderly according to and following certain procedures. If the behavior of the perpetrator does 
not have this nature,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organizing pro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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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关系 

组织、协助组织卖淫罪作为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多发的罪名，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与疑难之处，司

法实践中也存在定罪量刑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两罪的关系与区别，以指导司法实践准

确定罪量刑。 
关于两罪关系问题的讨论，自协助组织卖淫罪设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为组织卖

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据此，首先必须存在正在或意图组织卖淫

的人，才会有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适用空间，本罪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组织卖淫罪。一种观点认为，协助组

织卖淫属于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不应单独定罪。对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从轻、减

轻或免除处罚[1]。此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不可否认的是，协助组织卖淫罪本质上是组织卖淫罪共同犯罪

中的帮助犯，如果刑法未将这种行为单独成罪，那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当然适用组织卖淫罪的法定刑并依

照从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但这种观点不无疑问，首先，刑法完全可以将值得科处刑罚的帮助行为独

立成罪，即帮助犯的正犯化，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其次，即使不规

定协助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罪共同犯罪中也需根据行为人所起作用划分主、从犯并分别量刑，规定

本罪只是将该划分提前了，并且可以避免对协助组织的行为处罚畸轻或畸重。因此，否认协助组织卖淫

罪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其与组织卖淫罪的关系并区分两罪。 
本文认同，协助组织卖淫罪本质上是组织卖淫罪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2]。但该帮助犯独立成罪以后，

给组织卖淫罪带来了何种影响，是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此举使得在组织卖淫罪的共

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3]。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理由是

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只能是正犯，刑法将这种帮助犯独立成罪，那就说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已

经被提升至正犯的地位，不应理解为仍然只是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其次，既然独立成罪，那协助组织卖

淫罪就和其他任何罪名一样，具有其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且存在一人犯罪或数人共同犯罪的不同形态。

只要存在共同犯罪，就能够根据行为人的不同分工、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区分主从犯。因此，两罪

仍存在主从犯之分，协助组织卖淫罪不能代替组织卖淫罪的从犯。 
本文认为，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将组织卖淫罪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独立成罪，单独成罪以后，协助

组织卖淫罪不再是组织卖淫罪中的从犯而具有其独立的罪状。两罪都是独立罪名，具有不同的犯罪构成，

在各自的共同犯罪内部可以区分主、从犯。 

2. 组织卖淫罪的核心内涵 

2.1. 本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2.1.1. 实施了组织手段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卖淫的行为，其实行行为可以理解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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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卖淫行为，如何理解“组织”？根据汉语词典，“组织”是指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结合成为一定的

系统或整体，组织卖淫即指安排分散的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使结合成一个整体。站在组织者的视角，组

织卖淫表现为这样的过程：组织者产生组织卖淫的想法，制定卖淫组织的管理办法和卖淫工作流程。随

后组织者招募、雇佣自己的帮手，给他们分配不同的职责，充当卖淫组织里的不同角色，如招募卖淫人

员的业务员、管理卖淫人员和活动的经营管理人员、管理收支的管账人等等，组织者与这些员工和卖淫

人员形成组织与被组织、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业务员发布卖淫信息后，嫖客前来，再由组织者或管理

人员进行统一安排。自此，分散的卖淫活动被聚合成一个整体，在团体作用下，卖淫组织发展壮大并逐

渐形成一定规模，卖淫产生的收入由组织者统一分配。作为组织者，其在整个卖淫组织中处于领导、管

理地位，可以做出决策、发号施令、给其他人分工，其他被组织者需要听从组织者的安排。 
《解释》列举了本罪的三种手段行为，即招募、雇佣、纠集。招募是指招揽有意向从事卖淫活动的

人员，参与并配合共同组织卖淫的活动；雇佣是指为他人提供组织卖淫活动中的工作机会并酬以薪资；

纠集则是概括性的词语，包含所有集合、整合人员和活动的其他手段，用来弥补列举不足。司法实践中，

组织的手段还包括强迫、引诱、容留等，这在 1992 年两高《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有所体现。《解答》规定：“组织他人卖淫罪，是指

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但 2017 年《解释》中删除了“强

迫、引诱、容留”的表述，本文认为“强迫、引诱、容留”仍然是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手段，删除该表述

只是为了避免该罪与强迫、引诱、容留卖淫罪在文字表述上产生混淆[4]。强迫是指在他人不愿从事组织

卖淫活动的情形下，施加压力使其服从参与；引诱是指以利益或其他好处引导他人从事卖淫活动或劝导

他人自愿从事组织卖淫活动；容留是指收留、容许他人在自己的场所从事组织卖淫活动。不难发现，实

施上述三种组织手段行为已经相应构成了强迫、引诱、容留卖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可以说组织卖淫罪

包含了强迫、引诱、容留卖淫罪的含义，但在强迫、引诱、容留卖淫罪的基础上，组织卖淫罪还体现出

“组织性”和“管理性”，这是其他相似罪名所不能涵盖的。“组织性”表现为行为人通过实施组织行

为，将分散的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整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有规模的卖淫组织，使卖淫活动有组织地

进行。“管理性”表现为组织者通过一定的管理制度对卖淫组织实施了有效的管理，指挥、控制、协调

卖淫组织的卖淫活动。该罪的“组织性”和“管理性”，使得原本分散的卖淫活动集合在一起，形成一

定规模，能够更快速地扩张和发展，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相比其他罪名，本罪的刑罚才更重。这两个

性质是组织卖淫罪区别其他相似罪名的关键特征，也是本罪的本质特征[5]。 

2.1.2. 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 
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是本罪的目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组织行为，但卖淫人员不接受组织

者的管理，仍然各自进行卖淫活动，那行为人能否构成组织卖淫罪，至少是存疑的。管理是指通过制定

制度、实施计划等方式以领导、协调他人的活动；控制是指掌握住对象使其不能任意活动或超出自己的

掌管范围。要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则需要管理或控制两个对象，一是卖淫人员，二是卖淫活动[6]。一

方面，管理、控制卖淫人员，使其服从安排在特定时间、地点对特定对象进行卖淫，具体可以表现为招

募、挑选卖淫人员；扣押卖淫人员的证件使其无法脱离卖淫组织；通过制定相关人财物的管理制度、违

反制度扣款等方式使其服从安排；对其进行统一培训；统一管理、分配其卖淫的收入等。另一方面，管

理、控制卖淫活动，决定卖淫活动在何时、何地及如何具体展开，具体可以表现为设立卖淫组织的工作

流程；规定卖淫的服务项目；为嫖客安排卖淫人员；确定卖淫的时间、场所及收费标准并统一管理、分

配嫖资等。 
这一行为体现的是本罪的“管理性”特征，即组织者通过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管理卖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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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动，使卖淫人员听从指挥，卖淫活动依照、遵循一定的程序有序进行。需要注意的是，管理或控制

他人卖淫并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参与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当卖淫组织较为庞大时，组织者往往不亲自参

与管理，而是雇佣经营管理人员实际管理，但组织者依然是在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因为实际管理的经

营管理人员是根据组织者的意思管理的，其拥有的管理权限也由组织者分配，组织者是卖淫组织和卖淫

活动的实际控制人。 

2.1.3. 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 
实务中对“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存在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是指卖淫人员累计达到三人

以上，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在同一时间段内管理、控制的卖淫人员达到三人以上。本文认同第二种观点，

下面通过何鹏燕介绍卖淫案来释明。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在 2016 年 1 月介绍李某卖淫一次，于 4 月介绍

秦某卖淫一次，又在 5 月至 6 月期间介绍万某卖淫四次。公诉机关认为对何某应以组织卖淫罪定罪，因

其组织的卖淫人员已达三人，而法院认为应定介绍卖淫罪。前文已提到，“组织性”和“管理性”是组

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组织性”强调由分散个体组成整体的稳固性和强大性，这不只要求简单地将单

个个体召集到一起，还要求组成成员的相对固化，形成相应的纪律、规则，具备一定的行为定式，从而

使整体的实力远远大于个体实力的简单相加。因此，组织卖淫罪要求行为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卖淫组织，

组织内的卖淫人员必须达到三人以上，具备这种规模才可以称之为组织。其次，必须是一个时间段内同

时存在三人以上的卖淫人员，如果今天只有 A 和 B，明天只有 B 和 C，那么卖淫组织始终无法形成，行

为人的行为也不具有“组织性”。本案中，何某单独指挥三位卖淫人员，三位卖淫人员之间不存在交集，

更没有被召集成一个整体统一管理，因此何某的行为并不具有“组织性”，其只是分散地参与他人的卖

淫活动，多次介绍他人卖淫，以介绍卖淫罪定罪才是正确的。 
将“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理解为累计达到三人以上的观点忽略了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没有

将该罪中的卖淫人员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割裂了卖淫人员之间的联系。正确的理解应是在同一时间段内

管理、控制的卖淫人员达到三人以上。 

2.2. 本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为具有组织他人卖淫的“组织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在实施组织他人进行卖

淫活动的行为，并且明知这种组织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该罪的故意形

式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不包含间接故意，理由如下：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为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必然发生或

可能发生，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为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在全社会大力打击嫖娼卖淫活动的今天，

行为人必然知道组织卖淫的行为一定会侵害社会的健康秩序和良好风尚，而不是可能侵害。因此，在认

识因素层面就可以排除行为人为间接故意，本罪的行为人必然是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组织卖淫行为会

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2.3. 本罪行为人的身份地位 

组织卖淫行为涉及对内管理和对外经营各种复杂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关系，这决定了卖淫组织往

往体系庞大、涉及人员众多，且内部存在不同分工和角色。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在卖淫组织中处于领导

或管理的地位，有权策划、指挥、调度、管理卖淫活动。 
卖淫组织的人员一般可以分为三层：最上层为组织、领导层，负责决策、指挥、调度、分工，他们

是卖淫活动真正的控制者。组织、领导层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并不影响其主导地位，因为经营管理活

动是在他们的管理、控制之下进行的。他们既可以实际经营管理卖淫活动，也可以雇佣、指挥他人实际

经营管理，自己仅负责做出决策、分工、统筹安排；中间为管理层，负责管理卖淫场所、卖淫人员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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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活动的具体事项，相对于一般参与者其是管理者，但相对于组织、领导层，其又是被管理者，并无真

正的权限，只是听从组织、领导层安排而行动；最底层则是一般参与者，其受雇于组织层或管理层，负

责卖淫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如招募、运送人员或管理卖淫场所账目，其行为并没有管理他人卖淫，而只

是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起辅助作用。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实施的是组织及管理、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由

此决定了他们必须具有组织、管理的权限，相对应的在卖淫组织中就自然处于领导或管理的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管理层人员都构成组织卖淫罪，在管理层中依然可以进行划分。管理人

员可具体分为直接管理卖淫活动的人员和管理一般事项的人员。直接管理卖淫活动的人员表现为“妈咪”、

领班、卖淫场所的负责人等等，其既可以是组织卖淫的初始策划者，也可以是被组织者雇佣而参与卖淫

活动，对其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另外，许多卖淫活动都会借助合法的经营场所如洗浴店、按摩店、酒

店以隐蔽自身，这些经营场所中本来就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卖淫活动开始后，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卖淫

活动，仍然负责管理该经营场所的合法业务和一般事务，这些经营管理人员可以归为管理一般事项的人

员。若他们并不知道组织卖淫活动的存在，只是照常履行工作职责，则其无罪；若他们明知组织卖淫活

动的存在仍管理经营场所，此时的管理行为就间接地在为组织卖淫者维护卖淫场所的经营秩序，成为协

助组织卖淫的行为，故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7]。 

2.4. 本罪从犯 

要构成组织卖淫罪共同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共同组织卖淫的故意，即作为组织者组织、指

挥他人卖淫；客观上都具有共同组织卖淫的行为而非协助行为[8]。组织卖淫罪的从犯是与其他组织者共

同实施了组织卖淫行为，但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人[9]。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判断

行为人所起作用的大小并不是放在整个卖淫活动中判断，因为行为人实施的是组织卖淫行为，那么其在

整个卖淫活动必然起主要作用，必然构成主犯，如此即是抹除了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判断行为人所起作

用的大小应在组织行为的范围内判断，即在管理、控制他人卖淫行为的范围内判断。也就是说，组织卖

淫罪的从犯是在组织者之中进行的划分，而不是在卖淫组织的所有人员中进行的划分。 
某些情形下，多位组织者都起主要作用、都是组织卖淫罪的主犯；而某些情形下，组织者内部也存

在不同分工和角色，也有主、从关系，部分组织者地位较低、话语权较小、依附于主导的组织者，所起

作用也较小，因而构成从犯。因此，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在卖淫组织中也处于领导、管理的地位，只是在

组织者内部因其发挥的作用较小而认定为从犯。 

3.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核心内涵 

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为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的行为。 

3.1. 本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协助组织行为，其行为不具有“组织性”和“管理性”，只是一种对

组织卖淫活动起到帮助作用的协助行为，协助行为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存在于任何环节。 
《解释》第四条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几种行为方式，即“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

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其中，招募、运送人员只是将卖淫人员提供给组织

卖淫者，并不能控制她们卖淫；充当保镖、打手是为了通风报信、对抗公安检查以及维护卖淫现场秩序

稳定，以防有人闹事，也不构成对卖淫活动的管理；管理卖淫账目是为了使卖淫组织的收支更清晰，不

设置管账人不会使卖淫活动无法开展，只是可能造成账目混乱。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协助行为还包括卖淫

组织的营销人员通过网站、微信等方式发布招嫖信息；为卖淫组织充当“皮条客”，拉拢、联系嫖客等；

为卖淫场所看门望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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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助行为的特点是：并不直接或间接管理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只是负责将卖淫者提供给组织

者或者提供其他维系卖淫活动秩序、促成卖淫交易达成的服务行为。卖淫组织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卖淫活

动的开展，协助行为对一关键环节只起到辅助作用，而不能影响卖淫活动能否开展、如何开展。 

3.2. 本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具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协助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在进行协助组

织他人卖淫的犯罪活动，而为组织他人卖淫犯罪提供帮助，创造条件，并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必须明知他人是在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如果行为人并不清楚这一点，只是客观上为其提供了

协助行为，则行为人不构成本罪。这是因为，从刑法理论上看，行为人如果不明知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那么其行为受刑罚的责难性就不存在。 

3.3. 本罪行为人的身份地位 

前文提到，卖淫组织的人员一般可以分为三层：组织、领导层、管理层和一般参与者，协助组织卖

淫罪的行为人可能处于管理层也可能是一般参与者。作为管理层的行为人，其不具有管理卖淫人员和卖

淫场所的权限和职责，仅有权管理不涉及卖淫活动的一般事务；作为一般参与者的行为人，一般是受雇

于组织、领导层或管理层，其在卖淫组织中没有管理权限，只是听从“领导”安排完成工作，故其处于

被指挥、被领导的地位。 

4.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分 

4.1. 客观方面 

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实施的是组织卖淫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实施的是协助组织卖淫

的行为，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具有“组织性”，是否能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组织行为是卖淫活动

得以开展的关键，将分散的卖淫活动集中起来统一安排和调度；而协助组织行为只是卖淫活动开展中的

辅助环节，即使没有协助行为也不影响卖淫活动的进行。典型的协助行为如卖淫组织中的管账人，其作

用只是在卖淫活动结束后清算账目，使收支更加清晰，没有管账人只会导致账目混乱却不影响卖淫活动

的进行。 

4.2. 主观方面 

组织卖淫罪具备的是组织卖淫的故意，即纠集人员、管理、控制他人卖淫并从中获利，并积极追求

这一结果的发生；而协助组织卖淫罪仅具有协助组织卖淫的故意，即明知他人组织卖淫仍意图提供协助，

其并没有组织、控制他人卖淫的故意。 

4.3. 身份地位方面 

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在卖淫组织中处于领导或管理的地位，有权策划、指挥、调度、管理，而协助

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没有管理地位，其依附于组织者。 
实务中，卖淫组织的人员一般可以分为三层：最上层为组织、领导层，负责决策、指挥、调度、分

工，其是卖淫活动真正的控制者，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并不影响其主导地位；中间为管理层，负责管

理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的具体事项，相对于其他普通员工其是管理者，但相对于组织、领导层，其是被

管理者，并无真正的权限，只是听从组织、领导层安排而行动；最底层则是普通员工，其受雇于组织层

或管理层，负责卖淫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如招募、运送人员或管理卖淫场所账目，其行为并没有管理他

人卖淫，而只是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起辅助作用。组织、领导层构成组织卖淫罪、普通员工构成协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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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罪都是没有争议的，分歧往往在于管理人员的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管理层人员都构成组织卖淫罪，在管理层中依然可以进行划分。管理人

员可具体分为直接管理卖淫活动的人员和管理一般事项的人员。直接管理卖淫活动的人员表现为“妈咪”、

领班、卖淫场所的负责人等等，其既可以是组织卖淫的初始策划者，也可以是被组织者雇佣而参与卖淫

活动，对其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其主、从犯地位要根据其在案件中发挥的作用具体判断，所起作用较

大的，也可以是主犯。另外，许多卖淫活动都会借助合法的经营场所如洗浴店、按摩店、酒店以隐蔽自

身，这些经营场所中本来就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卖淫活动开始后，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卖淫活动，仍然

负责管理该经营场所的合法业务和一般事务，这些经营管理人员可以归为管理一般事项的人员。若他们

并不知道组织卖淫活动的存在，只是照常履行工作职责，则其无罪；若他们明知组织卖淫活动的存在仍

管理经营场所，此时的管理行为就间接地在为组织卖淫者维护卖淫场所的经营秩序，成为协助组织卖淫

的行为，故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5. 结语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两个独立罪名，在各自的共同犯罪中都能区分主、从犯。两罪的行

为人在广义上而言属于共同犯罪，在这个广义的共同犯罪中，首先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备组织卖

淫罪的本质特征“管理性”来区分哪些行为人足以构成组织卖淫罪，不具备这一特征则只能构成协助组

织卖淫罪。在两罪各自的共同犯罪中，再根据行为人所起作用的大小区分主、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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